
疫苗本上的 9 个项目已经

被签了名字，“他说有些疫

苗是免费的，我家孩子已

经打过了”。

这下谢银辉弄不明白

了，孩子自己一直带在身

边，根本就没去打过疫苗，

陈向荣凭什么就断定孩子

打完了疫苗？

她忍不住找周边邻居

询问，才知道“疫苗本被

填满”的情况并不止发生

在她家，“凡是有孩子的家

庭都 碰到了”。当时，谢

银辉还没有重视这件事，

后来孩子的疫苗本“被收

上去换新的”，在这本新

的 疫 苗 本上， 有 18 种 疫

苗都被标明“已完成注射”，

并 签 上了一 个 叫“ 徐 伟 ”

的人的名字。

直到 2013 年 9 月，谢

银辉的女儿多次生病，在

宁乡县三医院接受治疗时，

医生再一次提到了儿童疫

苗的重要性，她才知道，“原

来城里的孩子，每年需要

注射那么多种疫苗”。

回到村里，谢银辉带

着疫苗本找到魏莲花，“其

实我只想知道我女儿到底

哪 些 针打了， 哪 些 没 打，

免不免费都不重要了。”然

而，魏莲花摇摇头告诉她：

“疫苗这事不归村卫生室

管。”

二泉村村民唐贵民也

曾因孙子打疫苗的事跟魏

莲花闹过。“我们以前并不

知道有免费疫苗，而且就

算收费打疫苗，卫生室的

医生也应该通知家长，哪

些针是必须打的啊！”唐

贵民说，如今孙子 5 岁了，

一直都是由母亲带着去宁

乡县 县城的医院打疫苗，

“隔壁家的孩子都没怎么

打过”。

村民们认为，魏莲花作为

卫生室的医生却不作为，导

致老人看病不方便；而对二

泉村村民谢银辉来说，她的

困扰在于，明明孩子没有注

射疫苗，但在魏莲花丈夫陈

向荣的操作下，孩子居然一天

就“打完了”9 种疫苗。

原 来，2009 年，谢银 辉

的女儿出生，宁乡县三医院

的 护士 给了她一本 疫 苗 本，

并提醒她，儿童在 6 岁前需

要注射疫苗本上标明的相关

疫苗。“但在农村，家长一般

不懂疫苗的重要性，像我女

儿一样，1 岁以后就再没注射

过疫苗的情况很多。”谢银辉

说，个别知道情况的家长都

是单独带孩子去打针，村里

的卫生室从来没有过相关的

宣传与通知，至于国家还提

供免费疫苗这种事，就更少

有人知道了。

“2013 年 的 时 候， 魏 莲

花的丈夫陈向荣突然到了我

家。”谢银辉说，陈向荣找她

要了孩子的疫苗本，翻过后

便用笔在上面划了划。等她

再次打开疫苗本时，就发现

宁乡上百村民投诉：咱村的卫生室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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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价高，不出诊，儿童疫苗还要“乱弹琴”——

   （下转 A07 版）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实习生 何敏

提到村卫生室，这本是一个让农民朋友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基础医疗服务的
便民机构，理应受到欢迎——但到了宁乡县大成桥镇的二泉村，就不是这么一回
事了。

7 月 3 日，该村村民找到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诉说了他们 8 年来不断向上
反映情况，更曾联名“上书”，将一张盖满百余人手印的投诉书递交到宁乡县卫
生局，只为“请走”该村卫生室负责医生的事。

原来，自 2007 年二泉村卫生室更换负责医生后，药价贵、不愿出诊、儿童
疫苗接种情况作假、打病人……桩桩件件，村民与卫生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而面对村民的意见，卫生室的负责医生却直呼“冤枉”，并认为自己之所以要承
受这么多指责，只因“自己是外村人，一直在被排挤”。

事实究竟如何？ 7 月 4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宁乡县大成桥镇二泉村
展开了调查。

村民反映，二泉村卫生室药价高、医生不愿出诊，在儿童疫苗注射
通知等问题上也常常打马虎眼。

■投诉

卫生室“卖药不开票，要票不给药”
看病，吃药，复诊，再拿药

……对 69 岁的二泉村村民卢保

生来说，去医院就跟去邻居家

串门一样，是常有的事。但自

从 2007 年魏莲花接管村里的卫

生室后，卢保生就不大愿意去

找这个家门口的医生瞧病了。

卢保生之所以心存芥蒂，是

因为他觉得魏莲花卖的药价格

很 贵，“ 我个人在 魏 医 生 那 买

过的药里，至少有 5 种卖得比

村里药房和邻村卫生室的都要

贵”。为此，卢保生曾经找魏莲

花提过意见，但对方并不搭理；

他又向主管二泉村卫生室的大

成桥镇卫生院反映情况，但也

一直没有后文。

今年 7 月初，卢保生的腰痛

突然犯了，尽管不愿意，但无奈

其他医院都离得太远，他只能

再次来到二泉村卫生室找魏莲

花瞧病。不过，他带上了在别的

药房留下的买药凭条，“其实每

次腰痛吃的药就是那几种，我

拿着这个，也好跟魏医生的价

格做个对比”。

这次，魏莲花替卢保生量了

血压把了脉，并拿出膏药为他

贴好，还开了 5 种不同的药。“你

这的药怎么比外面的都要贵？”

一对价格，卢保生便忍不住发

问，但魏莲花还是没理他。

“算了，你开个票吧，我万

一没在村里就还能按着票上开

的药自己去买。”让卢保生没想

到的是，他索要票据的要求竟

然激怒了魏莲花。

“她就把准备拿给我的药一

下收了回去，还对我说 ：‘要开

票就别买药了。’”魏莲花的举

动让卢保生非常不解，但这并

不是他一个人的遭遇。在和二

泉村的村民聊到卫生室的问题

时，卢保生发现，在魏莲花那

买药的人 从 来没开到过 票据，

“每次要票，她都说没有，如果

我们坚持要开票，她就干脆连

药都不卖了。”

在卢保生看来，自己去纠结

药品上的差价也是没办法 ：“我

家里经济状况不好，我都快 70

岁的人了，还经常要去长沙打点

零工补贴家用。”卢保生说，自

己年纪大了，身体上的毛病也越

来越多，买药是家常便饭，所

以在药价上必须精打细算，能

省一点是一点，“更何况，村里

的卫生室本来就是要方便老百

姓的，药品价格怎么能比邻村

卫生室的还要高呢？”

医生需上门看诊？村民反映“从未有过”
除了药价贵，村民们的意见

还来自于魏莲花的“下班就不

见人，有人发病也不能及时来

看”，39 岁的二泉村村民黄命强

就对此特别不满。

“一般来说，村卫生室的医

生都是本村人，这主要是方便

晚上万一有村民突然发病，医

生能够及时赶到。毕竟我们这

是山村，隔外面的大医院太远

了，能救命的也只有卫生室的

医生。但魏莲花是隔壁成功塘

村人，她住的地方离我们村挺

远，一旦她下班回家了，晚上基

本上不可能把她找过来。”黄命

强说，自己的母亲肖玉莲患有严

重精神病，父亲在数年前也罹

患直肠癌，家境贫苦。“好歹以

前村里卫生室的医生会上门慰

问，给老人家看看病，也送些

药。可自从魏莲花接管我们村

的卫生室后，别说亲自上门看

望，哪怕是夜间我母亲犯了病，

请她来都来不了。”

原来，从 2010 年起，黄命

强家的老人就从未享受过卫生

室医生上门看诊、登记相关情

况等服务。直到 2012 年，黄命

强听邻村朋友说起，才知道重

度精神病患者是能够享受国家

免费看病给药待遇的。

于 是，2012 年 9 月， 黄 命

强带 着 母 亲 来 到 二泉 村卫 生

室买药，顺便向魏莲花咨询有

关农村精神病患者免费看病的

事。“她说上面（指大成桥卫生

院 —— 编者注）没有给指标，

药也不是由她来发，叫我去找

上级部门。”魏 莲 花的回答让

黄命强很无奈，“国家的这些好

政策不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些

困难家庭吗？村里的卫生室不

传达消息，只一门心思看病挣

钱，我们要去哪里了解这些政

策呢？”

尽管不满，黄命强也没多说

什么，但母亲的突然去世，让他

彻底对魏莲花感到失望和愤怒。

2013 年的一天晚 上，肖玉

莲突然在家发病，抽搐了许久。

黄命强赶紧拨通二泉村卫生室

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后

来好不容易联系上魏莲花本人，

但她早已回到邻村的家中，即

便赶过来，也要花上好长时间。

因为得不到救治，肖玉莲没多

久就停止了呼吸。

记者从 2007 年宁乡县卫生

局印发的《宁乡县村卫生室建

设管理办法》中看到，其第四

章第十七条规定，乡镇卫生院

对辖区内村卫生室业务实行统

一管理，村卫生室要坚持 24 小

时值班制度，保证电话通畅并

有人接听。另外，卫生院还要

求村卫生室医生为 65 岁以上的

老人上门看诊、对重大疾病和

精神病患者实行情况登记等。

7 月 5 日，记者从二泉村多

名村民处核实了黄命强所说的

情况。“我们村老年人多，老病

号就更多，有些人家里离卫生

室很远，一犯病就只能干着急，

魏医生平时不上门看诊，晚上

更是请不动，这些老人家真的

像在等死。”二泉村村民易立红

认为，“村医不上门，就因为她

不是本村人”。

没打针，儿童疫苗本却被统一填上“已注射”

唐贵民孙子的疫苗本被收上
去“换新”，再发下来时，疫苗
本上的各个注射项目全都被填上
了注射时间、医生姓名等内容，
“但其实有一些疫苗我们根本就
没打”，唐贵民说。


